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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安息日

———莫尔特曼对罗森茨维格安息日思想的阐发∗

李　聪∗∗

【摘要】莫尔特曼阐释了罗森茨维格将安息日视为创造的节日之观

念,并进一步发展,借此论证了基督教的主日与犹太教的安息日同为创

造的节日,两者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整体.在此基础上,莫尔特曼

还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罗氏对“舍金纳的流浪”之论述,用以阐明安

息日和舍金纳的关系,即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莫尔特曼还将创造的安息日之观念创造性地拓展至对生态

议题的讨论之中.相比罗森茨维格,莫尔特曼所指的“安息传统”更为

全面,除指向一周中第七天的安息日外,还包括第七年的安息年、五十

年节和终末的安息.安息日是«圣经»所述创造论的真正标志,遵守安

息日诫命,是承认大自然是上帝的创造物,而不是自然环境而已;安息

日是生态的休息日,是不再干涉自然的日子.安息日还指向安息年,安
息年主要与土地有关,体现出上帝在大地政策上的公义,并使得人与自

然、人与人之间被异化的关系得以恢复.五十年节是七个安息年后的

一年,其内涵和意义与安息年是一致的.安息日、安息年和五十年节最

终都指向终末的安息,终末的安息是永久的、没有尽头的安息日,万物

复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得以复和,呈现出一幅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

态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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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特曼(JürgenMoltmann)虽是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但他致力于与

犹太教的对话. 目前,学界对他与犹太思想的对话关注甚少. 在中文学界,只有

两篇为莫尔特曼专著中译本所写的导言简要提及莫氏与犹太思想的关联问题:
一篇是曾念粤所写的导言,他指出莫尔特曼的思想深受犹太教思想的影响,但只

是简要提及罗森茨维格(FranzRosenzweig)等犹太思想家的名字,并未具体指

明莫氏受到罗氏何种影响.① 另一篇是洪亮教授所撰写的导言,他在论及莫尔

特曼的著作与以色列问题的关联时指出,莫尔特曼与犹太教的对话是出于莫氏

原本就抱有“跟犹太教建立起新的共同体关系”的夙愿,而不是因“从对犹太教传

统的理论兴趣中生发出与犹太教和解的意愿”,但洪亮教授也未具体指明莫氏与

罗氏有何思想关联.② 关于罗森茨维格的现有研究,中文学界截至目前有１２篇

论文,其中涉及罗氏的新思维 (thenewthinking)的有刘平③、朱文明④、高山

奎⑤、戴远方⑥、莫名仁⑦等人的五篇研究,另有黄钰洲的两篇有关罗氏与德国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JürgenMoltmann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TheComingofGod],曾念粤 TsengNien
Yueh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SanlianBookstore],２００６),导言,３—４.

参见JürgenMoltmann莫尔特曼,«圣灵大能中的教会»[TheChurchinthePoweroftheSpirit],
曾念粤 TsengNienYueh等译(香港[HongKong]:道风书社[TheLogosandPneumaPress],２０１９),导

言,xxx—xxxii.
参见刘平 LiuPing,‹回归健康学———罗森茨维格新思维述介›[ReturntoHealth:Rosenzweig􀆳s

NewThinkingIntroduction],于«基督教思想评论»[RegentReviewofChristianThoughts],２００４年第１
辑[２００４,Issue１],１５７—１６６.

参见朱文明ZhuWenming,«罗森茨维格的新思维研究»[OnRosenzweig􀆳sNewThinking],南昌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年,１.
参见高山奎 GaoShankui,‹罗森茨威格的 “新思”与古今中西之争›[FranzRosenzweig􀆳s “the

NewThinking”andtheQuarrelof“AncientＧModernandChineseＧWestern”],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WuhanUniversityJournal(SocialScience)],２０１７年第１期[２０１７,Issue１],１１５—１２５.
参见戴远方 DaiYuanfang,‹论２０世纪犹太神哲学语境中的关系概念———以马丁􀅰布伯的对话

哲学为轴 线› [OntheConceptofRelationshipinthePhilosophicalContextoftheJewishinthe２０th
Century],于«基督教思想评论»[RegentReviewofChristianThoughts],２００６年第３辑[２００６,Issue３],

２９１.
参见莫名仁 MoMingren、李建群 LiJianqun,‹外在的超越与内在的超越———从罗森茨维格宗教

哲学 看 中 西 信 仰 观 的 歧 异 与 会 通 › [External TranscendenceandInternal Transcendence:From
Rosenzweig􀆳sReligiousPhilosophytoSeetheDifferencesand UnderstandingofChineseand Western
BeliefViews],于«世界哲学»[WorldPhilosophy],２００２年第４期[２００２,Issue４],２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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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论、黑格尔法哲学的新近研究①,张楠②、彭盛有③等人的两篇有关罗氏的救赎

观之论文,林华敏一篇旨在考察罗森茨威格对列维纳斯的贡献之论文④,林国华

一篇比较罗森茨维格与赫尔曼􀅰柯亨(HermannCohen)的文章⑤,涂笑非与刘

勇合写的一篇从罗氏视角看欧陆哲学对批判佛教的映射的论文⑥. 上述研究均

未涉及罗氏对安息日的论述. 但是,安息日等犹太节期对罗森茨维格有着重大

的影响,罗氏曾经考虑归信基督教,却在经历一次赎罪日的祭典活动后决定留在

犹太教⑦,并且他之后在自己的书房接待祈祷班、举行安息日等节日礼拜直至他

过世前一周⑧. 在他看来,赎罪日是“安息日中的安息日”⑨,安息日是“生命的制

高点”􀃊􀁉􀁒 ,可见安息日教义是理解罗氏思想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黄钰洲 HuangYuzhou,‹重新发现体系———“德国唯心论最早体系纲领”的发现与罗森茨威

格的体系 构 想› [RediscoveringtheSystem: TheDiscoveryofthe “ProgramoftheEarliestSystemof
GermanIdealism”andRosenzweig􀆳sConceptionoftheSystem],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Hainan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中国知网发布的预印本,目前刊期未定;
黄钰洲 HuangYuzhou,‹罗森茨威格和他的«黑格尔与国家»:２０世纪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中被遗忘的风景›
[RosenzweigandHisHegelandtheState:TheForgottenLandscapeintheStudyofHegel􀆳sPhilosophyof
Rightinthe２０thCentury],于«伦理学术»[AcademiaEthica],２０２３年第１期[２０２３,Issue１],２０９—２３３.

参见 张 楠 Zhang Nan, « 弗 朗 茨 􀅰 罗 森 茨 维 格 的 救 赎 观 » [Franz Rosenzweig􀆳s View of
Redemption],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年,１.

参见彭盛有PengShengyou,«出 死 入 生:罗 森 茨 维 格 ‹救 赎 之 星›的 “自 我”救 赎 之 路» [From
DeathtoLife: Rosenzweig􀆳s‘Self’ PathtoRedemption],收录于«心系基督»[HearttoChrist](新北市

[NewTaipeiCity]:橄榄出版社[OlivePress],２０２３),９５—１２６.
参见林华敏 LinHuamin,‹对总体的反抗与超越的经验主义———论罗森茨威格对列维纳斯的贡

献› [Opposing Totality and Transcendent Empiricism: On Rosenzweig􀆳s Contributionsto Levinas􀆳
Thought],于«基督教文化学刊»[JournalfortheStudyofChristianCulture],２０２１年第１期[２０２１,Issue
１],１８０—１９９.

参见林国华 LinGuohua,‹封 闭 的 正 典:赫 尔 曼 􀅰 柯 亨 与 罗 森 茨 维 格› [ClosedOrthodoxy:A
ReadingofHermannCohenandFranzRosenzweig],于«政治思想史»[JournaloftheHistoryofPolitical
Thought],２０１８年第２期[２０１８,Issue２],１６０—１８３.

参见涂笑非 TuXiaofei、刘勇LiuYong,‹反本质主义:欧陆哲学对批判佛教的映射———从罗森茨

维格的视角说开›[OnAntiＧessentialism: TheMappingofContinentalPhilosophyonCriticalBuddhism
fromthePerspectiveofFranzRosenzweig],于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JournalofChangshuInstituteof
Technology],２０１７年第６期[２０１７,Issue６],２７—３０.

参见 Nahum N．Glatzer纳胡姆􀅰格拉策,«罗森茨维格:生平与思想»[ FranzRosenzweig:His
LifeandThought],孙增霖SunZenglin译(桂林[Guilin]:漓江出版社[LijiangPublishingLtd．],２０１７),

１１—１６.
同上,１８２.

FranzRosenzweig弗朗茨 􀅰 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 [TheStarofRedemption],孙增霖 Sun
Zenglin、傅有德FuYoude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３０６.

􀃊􀁉􀁒　同上,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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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现有研究在莫尔特曼与罗森茨维格思想关联探究方面的缺失,而安息

日又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值得深入对话之处;更为重要的是,莫尔特曼在论著中明

确表达自己是受到罗森茨维格等人的影响而进入与犹太教的对话之中①,还提

名感谢罗氏等人对自己的深刻影响②,并对罗氏的安息日论述有不少阐发.③ 因

此,本文拟以“创造的安息日”为主线,探究莫尔特曼对罗森茨维格将安息日作为

创造的节日这一观念之阐释,并呈现莫氏对罗氏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其发展主要

体现为:主日和安息日同为创造的节日,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之观

念,并将罗氏有关创造的安息日之观念进一步拓展至生态议题的讨论中,这是莫

尔特曼对此作出的独创性贡献.

一、安息日是创造的节日

莫尔特曼受到罗森茨维格的启发,推崇“安息日是创造的节日”这一观念.
莫尔特曼强调:

基督教庆祝的是基督救世史的弥赛亚节日.它不知道创造的节日.犹

太教庆祝的是它的救世史的节日;但它首先庆祝创造的安息日.在当今的

生态危机中,基督教回忆创造的安息日是必要的和适时的.④

可见,莫尔特曼认为基督教没有将安息日视为创造的节日,而犹太教则将安

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去庆祝. 基督教应当吸取犹太教这一观念和做法,充分重

视创造的安息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尔特曼将创造的安息日放在生态危机

①

②

③

④

参见JürgenMoltmann莫尔 特 曼, «耶 稣 基 督:我 们 的 兄 弟,世 界 的 救 主» [JesusChrist: Our
Brother,SavioroftheWorld],林 鸿 信 Lin HongＧHsin 译 (台 北 [Taipei]:台 湾 神 学 院 出 版 社 [Taiwan
TheologicalCollegeandSemniaryPress],２００９),１２４.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３.
因本文是按照主题的逻辑关联性展开论述,且主要是将莫尔特曼的思想作为整体,来与罗森茨

维格的安息日思想进行对比,故在引述莫氏作品时并未按照其原著年代先后顺序,也未专门梳理莫氏的

论著在安息日思想上是否一贯延续或有所发展,这有待日后专文进一步论证. 但就笔者目前所见,莫氏

在«创造中的上帝»中已充分展示出对安息日思想的重视,如引述罗氏“创造的安息日”之观念,并展开论

述. 此后,在«公义创建未来»中,他又强调安息伦理是«圣经»所说的创造伦理,并对安息年的论述有所展

开. 在«耶稣基督:我们的兄弟,世界的救主»中,他更是明言自己是受到罗森茨维格等人的影响而进入与

犹太教的对话之中的. 在«来临中的上帝»中,他再次提名感谢罗氏等人对自己产生深刻影响,指出基督

教终末论的根源在安息日和舍金纳的神学中,并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罗氏对“舍金纳的流浪”的论述,
用以阐明安息日和舍金纳的关系,即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

JürgenMoltmann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GodinCreation],隗仁莲 KuiRenlian译 (北京

[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JointPublishingCompany],２００２),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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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境下,将罗森茨维格创造的安息日这一观念进一步拓展至生态议题的讨论

中,这是莫尔特曼作出的独特贡献,也是下文要论述的重点.
罗森茨维格明确提出安息日是创造的节日,即安息日是纪念创世的圣日.

罗森茨维格在«救赎之星»中明言,安息日是创造的圣日,安息日的意义在于它是

“纪念创世的圣日”①. 莫尔特曼进一步阐明了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之意涵,
他指出“安息日不是创造之日,而是‘主日’”②,也就是说,据«希伯来圣经􀅰创世

记»所载,上帝用六天完成创世之工后,在第七天即安息日休息了,在安息日这一

天不再进行创造,而是庆祝前六日创造之工的完成,因此安息日不是创造的日

子,而是庆祝已完成创造的节日.
还需要明确的是,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并不能脱离救赎来谈. 罗森茨维

格明言:

安息日是创世的圣日,但是,创世是为了救赎的缘故才发生的.安息日

是在创世结束时作为创世的意义和目标被启示出来的.基于这样的理由,
我们不是在创世的第一天,而是在最后一天,即第七天庆祝这个圣日.③

由此可见,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和救赎密切相关,在第七天而不是第一

天庆祝创造的安息日,这就表明创造的意义是为了救赎,救赎是创造的目标,因

此不能离开救赎来谈创造. 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救赎的

节日,两者不能分开来看,而是密切相关的. 罗森茨维格除了将安息日视为创造

的节日,也将安息日理解为救赎的节日,其有双重的意义和基础:一是对创造完

成的纪念,突出安息日的神圣歇息;二是纪念犹太人从奴役中被解放,从而使得

原本为奴的犹太人像上帝完成创世后就歇了一切的工那样得以休息.④ 罗森茨

维格还考察了安息日的创造、启示和救赎,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早已拥有启示

节日的所有内容⑤,如果说安息日之夜(周五的晚上)主要是庆祝世界的创造,那

么安息日的早晨则是庆祝启示,安息日下午的祈祷就变成了救赎的祈祷,犹太人

在祈祷中感觉到自身不仅是上帝的选民,而且是唯一的选民⑥. 尤为值得注意

的是,罗森茨维格不仅论述了安息日的创造、启示和救赎,还指出它们之间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２９５.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３８０.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２９８.
同上,３３７.
同上,２９５.
同上,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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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即“创造和启示在救赎的休息中合为一 体”①. 莫尔特曼对此有重要的

阐发:

创造的节日是完成或完满的节日,是通过这一节日得以实现的完满.
因为在安息日实现的创造的完满也代表着创造的拯救.这一拯救使它能够

参与到上帝所显示的永恒存在中去,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安息日看作是拯救

的节日.但是,如果作为创造的节日已经是创造拯救的节日,那么,可以理

解,整个创造就应该是为了这一拯救才出现的.②

莫尔特曼在作出以上论述之后,紧接着就引用了罗森茨维格“安息日是创造

的圣日”③的论述,可见莫尔特曼将创造与救赎结合为一体的观念,与罗森茨维

格有密切的关联. 至少可以说明,莫尔特曼也和罗森茨维格一样,既将安息日视

为创造的节日,也把安息日理解为拯救的节日,创造在安息日得以完成并被庆

祝,创造因此也可以被理解为得到了救赎,创造是为了救赎,救赎以创造为前提.
莫尔特曼所谓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已经是创造拯救的节日”之意涵在于,创

造和拯救是一体两面,不能离开创造去谈论救赎,也不能脱离救赎而言说创造,
创造就是救赎的创造,救赎也是创造的救赎,它们密不可分、彼此成全. 因而安

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可以被视为创造拯救的节日.
莫尔特曼基于对安息日的上述考察,进一步探讨了安息日(周六)与主日(周

日)的关联,即安息日与主日同为创造的节日. 在罗森茨维格看来,基督教在主

日没有像犹太教在安息日那样真正地推行休息的诫命,而是使得主日完全成为

开始的节日,主日是一周的第一天,意味着新一周的开始,而不是创造完成之后

的休息日.④ 莫尔特曼则认为,安息日与主日的关联之所以长期地被忽视,是因

为基督教没有“像犹太人对上帝启示的理解那样去考察安息日的这一个别原理,
并以此为出发点确定安息日的弥赛亚原理,它是从基督教对上帝启示的理解中

形成的”⑤. 这说明莫尔特曼认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对话,需要从犹太教关于安

息日与弥赛亚的关系出发,如莫氏所言“如果所有以色列人庆祝安息日,那么弥

赛亚就会来到”⑥,即莫氏认为罗氏之所以将安息日等犹太节期视为救赎的“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３３７.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３７５.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２９８.
同上,３３７—３３８.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３７６.
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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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式一瞬间”,是因为犹太教认为安息日和弥赛亚密不可分.①

值得注意的是,莫尔特曼不仅指出安息日是创造的节日,还进一步发展了罗

氏的这一观点,指出基督教的主日与安息日同为创造的节日. 莫尔特曼写道:
“基督教的礼拜天也是创造的节日:它是随基督复活而开始的万有之新创造. 它

是创造从一开始就指向的那个完成.”②可见,在莫尔特曼看来,基督教的主日也

是创造的节日,虽然主日意味着开始,但这一开始是随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开始

的新创造. 莫尔特曼将创造分为起初的创造、继续的创造以及终末的新创造.
起初的创造经由继续的创造,并期盼在终末的新创造,如此,万有的创造才得以

完成. 如果主日是随基督复活而开始的新创造,那么主日就可以被理解为起初

的创造所指向的那个完成之日. 因此,创造在主日得以完成,并得到纪念与庆

祝. 而安息日也是纪念并庆祝创造完成的日子,在这个意义上,主日和安息日一

样,也可以被理解为创造的节日.
莫尔特曼进而强调,安息日与主日密切相关,而不是割裂与替代的关系. 罗

森茨维格认为基督教将创造的节日从一周的第七天(周六的安息日)改为第一天

(周日的主日),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安息日的深层意义.③ 莫尔特曼认同罗森茨

维格的上述观点并指出,以色列的安息日与基督教的主日有密切的关联,不应该

用一个去代替另一个. 基督教以主日废除安息日,从历史和神学两个角度来看

都是错误的,这使得基督教的节日被异教化了.④ 但与罗森茨维格不同的是,莫

尔特曼还进一步重新探寻了主日与安息日的关联,主张“以基督教方式圣化安息

日”⑤,这一方式是指从周六开始逐渐放下手中的劳作,在周六晚上开始感受上

帝的神圣创造之完成,从而在主日即周日早晨进入耶稣基督复活的自由当中.⑥

安息日是回首开始的创造,主日是指向创造的将来;安息日是上帝的休息,主日

是上帝的复活;安息日是结束的智慧,主日是开始的欢愉. 如果说安息日是完成

之梦,那么主日就是梦的完成,主日成为安息日之梦的延伸与成全. 简言之,安

息日是追忆和感激,主日是盼望和开始,安息日与主日是一个整体,两者密不

可分.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３４.

JürgenMoltmann莫尔特曼,«盼望伦理»[EthicsofHope],王玉静 WangYujing译(香港[Hong
Kong]:道风书社[TheLogosandPneumaPress],２０１５),２８６.

参见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３３７.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３９８.
同上,３９９.
同上,４００.
参见莫尔特曼,«盼望伦理»,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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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造的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

安息日是创造的节日,还体现在安息日与舍金纳的关系上,即安息日是上帝

在时间中的舍金纳. 莫尔特曼以终末即开始的原则构建了基督教终末论,并且

认为基督教终末论的根源在安息日和舍金纳的神学中.① 舍金纳是Shekhinah②

的中文音译,其本意是“住所”③,引申为“上帝的显现”④,即上帝在此世的临在、
内在性或者停留⑤. 在«希伯来圣经»中,舍金纳所描绘的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

住,与以色列人一同漂流旷野,临在于会幕以及锡安圣殿之中,是上帝的临在.⑥

舍金纳在«佐哈尔»中有两层象征意涵:其一,舍金纳被描述为上帝的本体与上帝

的显现之间出现了隔离的不完美存在状态,即舍金纳被理解为一种“流放”状

态.⑦ 其二,舍金纳被描绘成被流放的、哭泣的、女性化的形象,这一形象最终与

流离四散的犹太民众等同起来,并赋予犹太人的散居生活以宗教意义.⑧ 罗森

茨维格有关“舍金纳的流浪”之阐释,与上述舍金纳的流放图景是一脉相承的.
莫尔特曼对舍金纳概念的理解受到了罗森茨维格对“舍金纳的流浪”这一论

述的启发. 罗森茨维格写道:

舍金纳,即降临于人间并逗留于人们之间的上帝,被描述成上帝自身内

发生的分裂.上帝自身从自身分离,把自己献给他的人民,分担他们的痛

苦,和他们一起经历流放的苦难,和他们一起流浪.⑨

莫尔特曼在«创造中的上帝»中特别引述了罗氏的上述段落,并指出舍金纳

概念“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在他的创造物中的这种自我分化和张力”􀃊􀁉􀁒 .
莫尔特曼所理解的舍金纳是指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甚至在以色列人遭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２５８.

Shekhinah在英文文献中也有Shekinah、Shechina、Shechinah等不同的拼写法.
周燮藩 ZhouXiefan、刘精忠 LiuJingzhong,«犹太教概论»[AnIntroductiontoJudaism](北京

[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２０１２),４７０.
刘精忠 LiuJingzhong,«犹太神秘主义概论»[AGuidetoJewishMysticism](北京[Beijing]: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２０１５),２４８.
参见 G．G．Scholem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MajorTrendsinJewishMysticism],涂笑非

TuXiaofei译(成都[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Sichuan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０),５３.
参见周燮藩、刘精忠,«犹太教概论»,４７１.
参见刘精忠,«犹太神秘主义概论»,１２４.
同上,１２５.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救赎之星»,３７３.

􀃊􀁉􀁒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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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之苦时,仍然与他们同在.① 换句话说,舍金纳不仅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期

云柱火柱的上帝同在,也表明舍金纳随着犹太人一起被掳巴比伦,上帝是他的子

民在被流放中同受苦难的忠实同伴.
基于上述理解,莫尔特曼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罗氏对“舍金纳的流浪”之

论述,用以阐明安息日和舍金纳的关系,即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舍金纳,舍

金纳则是上帝在空间中的安息. 犹太人在经历流散之苦时也能感受到上帝舍金

纳的临在,这引致安息日的圣化. 耶路撒冷这一空间中的圣殿,被安息日这一

“时间中的圣殿”取代,也就是说,上帝在耶路撒冷圣殿这一空间中的临在,转变

为上帝在安息日这一时间中的临在.② 莫尔特曼写道:“安息日是上帝在他的受

造的时间当中的临在,说得更准确一些,永恒在时间中动态的临在,它联系起初

和终末,因此也唤起回忆和盼望.”③可见,在莫尔特曼看来,上帝在安息日临在

于创造之中,这就是永恒临在于时间中,这一临在将起初的创造和终末的新创造

联系起来,借此回忆起初的创造,期盼终末的新创造. 起初的创造借由上帝在安

息日中的临在而得到安歇,并领受上帝在终末时要充满“新天新地”这一空间的

应许,当上帝在终末临在时,这一应许将会被实现,因此安息和舍金纳的关系正

如莫尔特曼所言,是“应许和实现,开始和圆满终结”④的关系. 不同于罗森茨维

格,莫尔特曼将基督的道成肉身也放在这一回忆的期盼架构下理解,基督道成肉

身,住在世人中间,是上帝的临在在时间中的实现,上帝永恒的道成为肉身,在时

间中得以实现. 上帝以圣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样式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同住,并

透过基督的复活与临在,提前展现在终末的新创造时上帝普遍临在于世界的

图景.⑤

如果说舍金纳是上帝在终末时空间中的临在,那么创造的安息日就是关于

上帝在终末时临在于受造物之中的应许. 上帝作为创造者,通过创造的安息日

来祝福他的创造物,因而创造的安息日就是关于创造物在终末时上帝舍金纳圆

满终结的应许. 莫尔特曼考察犹太人关于安息日的观念,即安息日是上帝造物

中的单数存在,并被冠以“安息日女王”的称呼,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是安息

日的同伴,他们通过遵守七天一次的安息日诫命,成为安息日的伙伴. 安息日作

为创造的节日,是创造圆满终结的开端,上帝在终末时临在于新天新地,把创造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莫尔特曼,«耶稣基督:我们的兄弟,世界的救主»,１３３.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２５０.
同上,２４９.
同上,２４９.
同上,２５０.



—２２７　　 —

物带入终末的安息之中.①

三、创造的安息日是生态的休息日

莫尔特曼将罗森茨维格所阐述的安息日作为创造的节日之观念,放在生态

危机的语境下展开论述,进一步发展了罗氏的安息日思想. 莫尔特曼强调,“在

当今的生态危机中,基督教回忆创造的安息日是必要的和适时的”②. 就是说,
莫尔特曼认为基督教忽视了创造的安息日,而重新追忆这一观念,将有助于基督

教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处境下,发挥积极的作用.
相比罗森茨维格,莫尔特曼所理解的安息传统更为全面,他认为安息传统既

包括安息日,也涵盖安息年、五十年节和终末的安息. 莫尔特曼是比较尊崇«圣

经»的神学家,他细致考察«圣经»传统,从中发现自然的智慧,并指出“«圣经»的

生态智慧集中体现在这种安息传统中”③. 他所指的“安息传统”,除指向一周中

第七天的安息日外,还包括第七年的安息年、五十年节和终末的安息.④ 安息日

指向安息年和五十年节,并期盼终末的安息. 上帝乃一切临在一切,不仅是在终

末时才会发生,而是在安息日时就会预先展现,也就是说,在安息日时上帝歇了

一切的工,完全临在于他所创造的世界,创造物也活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和世界

因而形成一种共融的关系,安息日成为上帝与世界共融的时间.
(一)安息日

安息日是«圣经»所述创造论的真正标志. 在莫尔特曼看来,遵守安息日诫

命,是承认大自然是上帝的创造物,而不是自然环境而已. 他在«公义创建未来»
中已指出,安息是创造的法则,因此安息伦理是«圣经»所说的创造伦理.⑤ 在

«创造中的上帝»中,他进一步指出,安息日的做法中体现了最优秀的创造智慧,
但因为非犹太人的基督教会忽视了安息日,所以需要重新发掘其中的智慧.⑥

他所理解的«圣经»传统,既包括基督徒的也涵盖犹太人的传统,这一传统认为创

造与安息日紧密相连.⑦ 安息日的和平使得创造得以完成,并区分了两种世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２６６.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４００.
同上,中译本前言,２３.
同上.
参见JürgenMoltmann 莫 尔 特 曼, «公 义 创 建 未 来 » [CreatingaJustFuture], 邓 肇 明 Deng

Zhaoming译(香港[HongKong]:基道出版社[LogosPublishers],１９９２),６１.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４.
同上,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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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一种是将世界视作上帝的创造物,另一种是将世界视为自然.① 上帝在安息

日并通过安息日完成了创造,人也是在安息日并通过安息日停下手中的劳作,不
再干涉这个世界,将这个世界视为上帝的创造物,从而珍视人类自身以及其他受

造物的尊严.② 这就不同于将世界视为自然的观念,即不是把世界看成没有停

歇、不断生产的自然.③

安息日的生态意涵首要的观念体现为,上帝的安息日是创造物的冠冕,人类

不是创造物的冠冕. 在莫尔特曼看来,人类和其他一切被造物,都是上帝为了自

己的安息日而造的. 虽然人类是最后被创造的,但人类要依赖在他们之先被造

的天地、植物、动物等地球生态系统而存活.④ 虽然人类不同于其他被造物,是

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而造的,但人类和其他被造物一样,也是为了上帝的安息日

而被造的,和其他被造物一起颂赞上帝的荣耀,“即使没有人类,诸天也会诉说上

帝的荣耀”⑤. 这表明莫尔特曼所倡导的是一种上帝中心论的观念,人类并不是

创造的冠冕,而只是创造物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就有助于摆脱人类中心论的观

念,构建人类和其他创造物的共同体关系.⑥ 莫尔特曼虽未明确说明自己的上

述观点是来自哪里,但其观点与«海德堡要理问答»是一致的. «海德堡要理问

答»第六问答:“上帝造人原本就是如此邪恶悖逆吗? 回答:不. 上帝造人原是好

的,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有公义和真实的圣洁;好叫人正确认识他的创造主上

帝,尽心爱他,与他同住在永远的福乐中,来赞美荣耀他.”莫尔特曼对安息日的

理解是人类和其他被造物一起颂赞和荣耀上帝,这种理解与«海德堡要理问答»
所说的人要赞美和荣耀上帝的看法是同出一辙的,因而创造的冠冕不是人类,而
是上帝自己在安息日显出的荣耀. 人与其他被造物因颂赞上帝,而蒙受从上帝

而来的祝福和喜乐.
安息日的和平则是安息日生态意涵的进一步体现. 安息日的和平是人与自

然和平的开始. 安息日的和平首要的是人与上帝的和平,这和平的范围广大,达
至灵魂与身体、个人与家庭及人类社群、人类和动物、其他生物乃至天地万物.
如果不庆祝、体验上帝的安息日,人与自然的和平就永远不会出现.⑦ 庆祝并享

受安息日,不能以他人和其他受造物为代价,而是要和其他人一起,通过对生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１３.
同上,３７３—３７４.
同上,１３.
同上,２５６.
同上,４５—４６.
同上.
同上,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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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忆和感激,以崇敬的心来庆祝.①

安息日生态意涵最集中的体现为,安息日是生态的休息日,是不再干涉自然

的日子. 面对生态危机,莫尔特曼主张基督教要回忆创造的安息日,这一安息日

是生态的休息日,是应该没有环境污染的日子.② 莫尔特曼引用«出埃及记»２０
章的安息日诫命并阐述道:“六个工作日后,人们要休息,这意味着不干涉自然,
即不干涉我们自身之外的外部自然,以及我们自己内部的内在本性.”③在安息

日,“人们不再在劳作中干涉其自然环境. 借此,世界观有所改观:人们不再根据

其利用和使用价值对事物做出评价,而是赞叹地感知其存在价值. 事物显现如

其自在所是”④. 就是说,人们不再从成本效益计算的功利性角度来看待外部自

然,而是从单纯的审美角度去欣赏上帝的创造,让自然成为其原本的样子,让自

然不再是被人类支配的存在,让自然得以喘息和恢复. 同样地,在安息日,“我们

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是上帝的创造物以及上帝在尘世的形象”⑤,即人

们不再干涉自身的内部自然,而是放松精神,使得心灵再一次回归身体,身体成

为圣灵的殿,人的整全性的存在即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休息与恢复.⑥ 基于对安

息日是生态的休息日之理解,莫尔特曼将安息日与老子的«道德经»“无为”思想

进行了对比,认为安息日是不干预自然的休息时刻,这正是老子«道德经»中“无

为”思想的回音.⑦

此外,安息日的祝福是对创造物普遍的祝福. 上帝是为着一个日子即安息

日祝福,而不是为某个受造物祝福,这就使得凡经历安息日的受造物都得到祝

福,因此安息日的祝福是普遍的.⑧ 换言之,安息日休息的祝福临到所有的被造

物,除了“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雇主和雇员、人和动物”⑨,还扩及其他生物、
天地等整个宇宙生态系统.

(二)安息年与五十年节

安息日指向安息年,安息年主要与土地有关,体现出上帝在大地政策上的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３８５—３８６.
同上,４００.

JurgenMoltmann,TheSourceofLife:TheHolySpiritandtheTheologyofLife (London:

SCMPress,１９９７),８２．
莫尔特曼,«盼望伦理»,２８４.
同上,２８４.

JurgenMoltmann,TheSourceofLife:TheHolySpiritandtheTheologyofLife,８２．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中译本前言,２３.
同上,３８２.

JurgenMoltmann,TheSourceofLife:TheHolySpiritandtheTheologyofLife,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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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被异化的关系得以恢复.①

在上帝与大地的关系上,安息年是上帝与土地之约. 按照«旧约»的描述,以
色列要遵守上帝的安息年诫命,即每七年让地休耕一年,在这一年,不允许耕种

土地,要让土地得到休息. 土地上自出的土产,也不能收割,而要留给犹太人中

穷苦的人以及寄居在犹太人中的外族人,以供应他们的需要. 如果犹太人遵守

这一安息年诫命,将会蒙受祝福而留在本地安然居住,而如果违反诫命,则会遭

受放逐之苦,以便土地得回自己的权利,得到休息,重获生机. 在莫尔特曼看来,
这种做法表明“上帝和他的土地之间的约在于安息年”②,上帝为了土地得到安

息,当犹太人背约、不尊重安息年的约定时,他们甚至被放逐他乡,这不是律法主

义,也不是巫术,而是体现了生态学上的智慧.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安息年体现了可持续的生态原则. 在莫尔特曼看来,

“守安息不独能救我们自己,也能挽救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③,就是说安息年对

于人和土地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深刻影响到人与土地的关系. 安息年体

现了一种看似简单,但却真正能够维持良好的人与土地关系的法则.④ 安息年

体现了休耕这一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原则. 莫尔特曼观察到,人类几千年的文明

中,农业都实施休耕制度.⑤ 违反休耕原则的玛雅等文化因忽视土地的可持续

性而遭受毁灭,特别是那些为供养大城市和军队而劫掠土地的大帝国,也因此而

土崩瓦解. 现代社会因一味地追求短期的利润,完全忘记了休耕的原则,错误地

认为化肥可以使土地永葆肥沃,除草剂、杀虫药等化学品的副作用已演变成主要

的作用. 即便“绿色革命”推广人工肥料,也无法改变作物被病虫害越来越频繁

侵袭的困扰. 不仅如此,现代农业还废弃了从前的轮流耕种,而以单一耕作来替

代,因而导致无法阻挡的泥土流失.⑥ 因此,安息年的休耕原则,虽然看似简单,
也远超过这些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效果,唯有让土地安息,才能真正恢复土壤的

肥力,保持人与土地的永续共存关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安息年体现了公义的社会意义. 莫尔特曼正确地观察

到,«出埃及记»２３章明确了安息年的目的之一,是要使犹太人中的穷人有吃的,
这是安息年的重要社会意义,而这一社会意义与安息日的生态意义是紧密相连

的. 莫尔特曼指出,“如今大多数的生态冲突也产生于陌生的农业康采恩及外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１３—１４.
莫特尔曼,«公义创建未来»,６２.
同上,６４.
同上.
同上,６２.
同上,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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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与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之间”①. 也就是说,第一世界国家通过世界市场体

系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剥削,破坏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独立等农业自主性,也
侵吞了土壤的肥力,这违反了空间上的生态公义. 莫尔特曼谴责当代人因追求

眼前的利益而将生态代价推给子孙后代,认为这是一种无情无义的不公义行为,
是人类非理性的自我毁灭倾向②,这无疑破坏了世代间的生态公义.

五十年节和安息年的上述意涵是一致的. 五十年节是七个安息年后的一

年,本质上也是一种安息年,因而五十年节的内涵和意义与安息年是一致的. 莫

尔特曼引述«利未记»２５章,指出五十年节是“上帝的豁免年”,债务奴隶将被免

除债务,重获人身自由,得回原先被出售的地业,庆祝土地的安息. 和普通的安

息年一样,这一年也不可耕种,而是吃土地自出的土产. 但相比一般的安息年,
五十年节也有其特殊之处,莫尔特曼认为“五十年节的特殊之处似乎是上帝的法

规和法令先颁发给人类,然后再由人类传达给创造物,传给异乡人、动物和土

地”③,就是说五十年节是通过犹太人在社会中施行废除债务、释放奴隶、归还地

业等体现上帝公义的律法原则,从而照顾到穷人、异乡人、动物的需要,并使得土

地得到生态性的恢复.
(三)终末的安息

安息日、安息年和五十年节都指向终末的安息. 终末的安息是永久的、没有

尽头的安息. 在莫尔特曼看来,因为«新约»是永久的,所以终末的安息也是没有

尽头的,是上帝原初安息日的终末对应,是“对历史终结时的永恒安息日的弥赛

亚盼望”④. 莫尔特曼认为耶稣从未违背安息日的诫命,没有把安息日视为无关

紧要的事,也从未取消安息日,从而让人类在他自己和犹太教之间作出抉择. 耶

稣也从未让自己的门徒脱离安息日,而是宣告安息日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

之梦的实现⑤,通过对来临中的上帝国的宣告,使终末的安息生效. 在终末的安

息中,上帝乃一切、在一切之中,即上帝伸展自己,亲自充满整个天地,上帝面对

面和受造物同在,并使万物复和. 世界不再有劳苦愁烦、眼泪哀伤. 刀剑被铸成

犁头,不再有战争. 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人与动物和平相处. 上帝将地面更

换为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得以复合.

①

②

③

④

⑤

莫尔特曼,«盼望伦理»,１４１—１４３.
参见莫尔特曼,«公义创建未来»,６３.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３８７—３８８.
同上,３９０.
同上,３９４.



—２３２　　 —

结　论

综上所述,莫尔特曼不仅阐明了罗森茨维格的创造的安息日这一思想,还进

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念. 他借此将基督教的主日和犹太教的安息日都视为创造的

节日,并由此阐释了安息日和舍金纳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极富创造性地将

创造的安息日延伸至生态议题的讨论. 作为生态神学的当代重要代表人物之

一,莫尔特曼充分挖掘«圣经»所蕴含并导引出的“安息传统”,这一传统不仅指向

每周一次的安息日,还包括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五十年一次的禧年以及终末的

安息. 安息日指向安息年,安息年则表明人与大地(代表大自然)之间被扭曲的

关系亟需恢复,基于这一生态公义,五十年节又凸显出释放奴隶和免除债务的社

会公义层面. 而安息日、安息年、五十年节这三者都指向终末的安息,在终末的

安息中,万物复和,天地人和谐共生,人与自然被异化的关系得以复和,展现出一

幅生态和谐的美丽画卷.


